
        
            
                
            
        

    
死囚F9825D的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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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老文譯得筋疲力盡，不怎麼刺激，但覺得原作者的文筆很不錯。



（一位絞刑師耐心地為女死囚講解行刑之後，順利地絞死了她）



《冰戀書櫃》





第一節



按照慣例，我的僱主不會給我留下比一個模糊側影和ID號碼更多的印象，也許是他們認為保留自己的重要信息會帶來心理上的安慰，或者害怕與我發生情緒性的聯繫會讓我發瘋，或者其他我沒有想到的原因。



這些都隱藏在他們的腦海裡，我不知道，也不真正關心。



我花了12年時間來適應官僚主義，最後得出結論是難得糊塗是這個圈子的必備哲學。



無論如何，每個人都有權力決定是否在我們見面時說出自己的名字，儘管我願意瞭解，但我不會主動去問。



我認為這是一種善意和專業的表現，有些人滿不在乎地告訴了我名字，在我告訴他們我的名字以後。



有的則過於憤慨或害怕，對我缺乏興趣甚至基本的客套。



我能理解所有這些反應，我不會在此基礎上去判斷某人，更不會讓它影響我的工作，但有時我也會情不自禁。



我第一次會見死囚F9852D是在她被執行前的24小時。



就像一位負責的外科醫生那樣，我喜歡在「手術前」會見自己的病人，必要的時候安慰她，回答她的疑問。



我對每個服務對象都是如此，當然，有的人會比其他人更加感激我。



死囚F9825D，與我服務的任何其他客戶都不一樣。



她高傲地站著，在我剛穿過監捨的走廊進入她的囚室後就微笑著伸出手，似乎她把我們當成了要坐下來一起吃午飯的生意夥伴。



「晚上好，女士。」我和氣地說，有些愉悅的驚訝，便回了她一個友善的笑容。



「我是羅伊‧羅斯維爾。根據上級安排，由我來執行明天對你的判決。」



「萊絲莉‧西蒙斯。」她微笑著回答。



「很樂意見到您，先生。」



「應該說樂意的是我，西蒙斯女士，請坐。」



她優雅地略微低頭，後退一步坐在了她整潔的小床上，位置在枕頭附近，兩條線條優美的黑絲襪腿併攏稍微向右斜倚著。



我也坐到床尾的位置面對著她，將左腿蹺到右腿上。



這位象牙色皮膚的年輕女士不超過30歲，大概就25左右。



黑色的直髮沿著臉頰剛好與纖細秀氣的下巴齊平，她用一雙大大的褐色眼睛看著我，瞳仁就像擦得閃閃發亮的櫻桃木。



她個子不高，略微有一點點豐滿，這大概與在監獄裡缺乏運動有關，總的來看她的身材堪稱曲線優美，性感迷人，特別是一對渾圓飽滿的乳房，即使是灰色的醜陋囚衣也無法遮掩。



「那麼，是什麼原因讓您來看我呢，羅斯維爾先生？」



「僅僅是一種禮貌罷了。」我解釋道。



「我來這裡是為了通報明天的安排，以及回答你可能產生的任何疑問。」



「您真客氣。」



「這至少是我能做的，女士。」



她咬了咬纖薄的下唇，想了一小會說：「我承認有點緊張，他們沒有告訴我多少。」



「這就是我來這裡的原因，你想要知道什麼？」



「我‧‧‧我猜我最好奇的是‧‧‧會被怎樣處決。您能說給我聽麼？」



「實際上，這個問題我可以做主，這也是我為什麼都要在執行的前一天拜訪我的客戶，有時他們能動搖我的決定，有時不會。」



「那您打算怎麼處決我？」



「當我被賦予執行處決的任務時，法庭給了我一份匿名文件申明你所犯的罪行，基於你罪行的嚴重性以及法官的裁斷，我會據此考慮對你的行刑是公開還是隱秘進行，無論你是乞求憐憫也好，還是威脅也好，都不會影響我。



由於你被定的是陰謀煽動和叛國罪，所以我不得不遺憾地告訴你，你被公開處決是必須的，事實上，明天你的行刑過程將被現場直播。」



如果說這個消息震撼了萊絲莉，她也沒有表現出來。



「我‧‧‧我瞭解了，先生，但是處決方式是什麼？」



「我為你準備了三種備選方式，分別是穿刺、溺斃以及絞刑。」



她艱難地吞了口唾沫。



「怎麼說？」



「一次精彩的穿刺處決總是令大眾喜聞樂見的，溺斃會帶來很高的收視率，因為犯人總要掙扎很長時間。絞刑‧‧‧唔，怎麼說呢？這很經典。你願意讓我詳細地逐個解說麼？」



「是的，先生，請繼續。」



我前傾了身體，手肘支在膝蓋上。



「如果你被穿刺處決，你將被押到監獄院子裡，然後被固定在一個可升降的平台上，手被綁在身體前面，雙腿被分開並向前彎曲，一根塗上油的鋒利金屬桿將被塞進你的後庭，慢慢地穿過你的身體，整個過程將持續1分鐘左右。



如果行刑順利的話，金屬桿最後會從你的嘴裡透出來。



那個時候如果你還有脈搏，將被固定在金屬桿上，金屬桿會被移動到一座刑架上以便示眾。



這會娛樂廣大觀刑者，特別是你要是還能在被豎起來時不斷掙扎的話就更完美了，不過就我的經驗這不太可能發生，大部分死囚在這之前就會失去意識或因失血過多而死亡。



這對我來說是件好事，我願意做劊子手，而不是一個虐待狂。」



萊絲莉皺著細長的褐色眉毛，把雙臂交疊著放在乳房下面，兩隻碩大的玉兔起伏有些急促，



「您會這樣對我麼？把我穿刺處死？」



「如果你願意被穿刺處決，我會的，但我並不想要穿刺你。」



「那溺死是怎麼回事？」



「這種方式也非常流行，因為受刑者不會過早地斷氣。如果你被處以溺死刑，你的手腳都要戴上鐐銬，被固定在一個巨大的玻璃缸裡。你將被迫站在裡面直到玻璃缸被水放滿。



在水淹沒你的嘴和鼻子時，你會相對劇烈地掙扎，本能地想抬頭，但鐐銬不會有任何鬆動，你的腿將被牢固地鎖在玻璃缸底部，最終，你的肺部會灌滿水直到淹死。」



年輕女子下意識地把手指插到自己腦後的黑髮裡。



「這聽起來‧‧‧真可怕，先生。」



「是的，女士，說真的，在讀了你的犯罪材料以後，我本來打算明天讓你進玻璃缸淹死的，但你今晚表現得很有勇氣，也很有禮貌，我承認有一點被你打動，因此決定改變我的想法。」



「您的意思是絞死我？」



「在我依據你的罪行等級決定的三種處決方式裡，這是最快的一種。我不想讓你受到過多的折磨，西蒙斯女士。你看起來是個不壞的女人，僅僅是做了錯誤的判斷。」



她又對我勉強笑了一下，不過不是起初那種本能的微笑，而像是因為擺脫了要被穿刺或者是淹死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



「謝謝您的關心，先生，會痛苦麼？」



「你要接受的是短距下墜絞刑。」我解釋道。



「你將被絞起來1個鐘頭，但你的疼痛將只持續很短一段時間。大部分犯人在完全喪失意識之前會掙扎45到60秒，儘管我偶爾也見過持續了5分鐘的。在為你套上絞索之前，我會問你是否願意把腿綁起來。



這取決於你的選擇，但是我推薦你接受捆綁腿部，儘管觀眾們可能更願意看你在絞索下蹬腿，但綁住腿對你來說會更輕鬆一些，當然如果你不願意也行。



為了你的尊嚴以及我的方便，一根帶乳膠塞子的金屬假陰莖將插入你的後庭堵塞腸道，並被麻繩製成的丁字褲固定在你的胯部。



因為你在受刑時會本能地從腸道裡拉出排泄物，這樣會讓我們在行刑之後清理起來簡單些。



當然，這樣做你還是會小便失禁，但除非掙扎過於激烈，否則大部分女子都會在失禁之前就失去意識，無論如何，大多數觀刑者由於離得太遠不會注意到你的失禁。



我會盡可能讓你的行刑乾淨利落，女士，你得到了我的承諾。」



「謝謝‧‧‧」她再次說了一句。



「你還有其他什麼問題麼？」



「我會不會被蒙上眼睛？」



「這就像捆綁腿部一樣，是由你自己選擇的。我所要求的就是你的手必須被綁在背後，手臂必須被皮帶緊密地固定在身體兩側，你的脖子上必須纏上絞索，當然，還有肛門塞。至於其他的，我會在向你提供之前徵求你的意見。」



我笑著說：「畢竟，是你要被絞死，而不是我，我很提倡客戶定制。」



「好的‧‧‧」



「一旦你被綁好，脖子上套好絞索，典獄官會問你最後的遺言。你可以選擇說或者不說。接著我將釋放活門，你將下墜大約6到8英吋距離，絞索將勒緊你的脖子，你將進入窒息直到死亡，以此作為對你罪行的懲罰，就像法官命令的那樣。」



她伸手擦了擦左眼，手有些顫抖。



「但‧‧‧這不會持續太久吧？」



「就像我說的，通常不會。我的建議是你盡可能放鬆，克服自己的本能反應，把一切都交給絞索，掙扎會讓事情變糟。」



「我會記住的，那我絞‧‧‧死以後會怎麼安排？」



「在你被懸掛一個標準時之後，我會把你解下來，清理乾淨，然後你的屍體會被轉交給法醫，然後是解剖驗屍，最後你的屍體會被送還給你的家人下葬。」她顫抖著。



「噢，上帝，我的‧‧‧我的家人會到現場麼？他們會不會來看我被絞死？」



「他們也許會選擇通過電視收看，也許不會，以我的經驗他們通常不會到現場來。你需要忍受的是整個世界都能看到你被絞死，女士。



任何人，從你的前男友到你三年級時的英語教師，都能看得見，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很遺憾，但這是法律的意志。」



她有些哀傷地低下頭，說：「這很令人絕望，但我能理解，我‧‧‧我想我沒有更多的問題了，先生。」



「如果你還想到什麼，都可以在我明早帶走你之前問我。」



女死囚交疊雙臂抱著自己，鼻腔有些堵塞。



「我‧‧‧我真的很感激您能來這兒。這樣使事情‧‧‧不那麼‧‧‧冷酷。您把我還當成是個人，在我被捕以後就很少有這種待遇了。



非常感謝您，為您的到來，您的關照，我想‧‧‧我想我現在能平靜地面對明天了。至少，我知道我會受到最大程度的善待。」



「你會的，我會盡最大努力不讓你受到更多傷害。」



「我相信您，羅斯維爾先生。您是個好人。」她溫柔地笑著。



「我最想對您說的就是那麼一句，其他的話當然還有很多。」



「早點休息吧，西蒙斯女士。」我說。



「明天到時候見。」



「請叫我萊絲莉好了，我會準備好等您的，這點不需要您費心。」





第二節



第二天晚上，我站在收容室的隔音門外面，調整搭配我外套的黑領結，身後就是通向監獄院子的長長走廊，那兒的看台上已經聚集了一大幫人，一些人希望看到正義得以伸張，但大多數人僅僅是為了看一場精彩的表演。



空氣中洋溢著期待的氛圍，我知道這種共同的期待心理會對我的囚犯造成一段長時間的痛苦考驗。



我在沉默中能感覺到，這種變態的慾望在今夜，在所有的夜晚都永遠不會得到滿足。



晚上八點鐘，典獄官，一位名叫安琪拉‧馬蒂尼的中年女人看著她的手錶點了點頭，她很熱愛自己的工作。



她轉身走向長廊，卡噠—卡噠—卡噠的高跟鞋步音迴響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她會登上絞刑台等待犯人的到來，就像她夜復一夜做過的那樣，有時還不止一次，女典獄官總是對這種例行公事傾注最大的熱情。



我把手提箱放在腳邊稍息，做了個深呼吸，然後抓住了面前的門把手。



拉開它的時候伴著一聲巨大的「匡啷」，接著我走進了房間。



萊絲莉‧西蒙斯坐在房間中央的唯一一張靠背椅上等待著。



身後站著兩名帶著電棒的女警，她們看起來都既冷靜又專業，似乎在暗示囚犯不要亂動。



當我走進來時，她們都後退到合適的距離，以防止出現任何意外。



按照規定，女犯將赤裸著全身，只穿著一雙繫帶高跟鞋上絞架。



被脫得一絲不掛的萊絲莉蜷縮在椅子上，屈起圓潤的雙膝緊緊地併攏，修長的雙臂抱在胸前以遮住豐滿的乳房，她的頭低垂著，但在我接近她時還是抬起頭來，我以為會看見一雙淚眼，但她可愛的褐色眼睛儘管顯得悲傷而空洞，卻沒有流淚。



「時間到了。」我輕聲說。



她劇烈地戰慄著，似乎連兩腿間恥毛之下的神秘肉唇都在顫抖，她努力昂著頭，哆嗦著張開小嘴。



「我的上訴失敗了。」她盡量讓自己的聲音顯得輕柔點。



「我準備好了，羅斯維爾先生。」



我看了她一小會，然後單膝跪著打開了放在地上的手提箱，在我把裡面的工具逐個分類時，萊絲莉前傾著嬌軀好奇地往裡看。



當我找到銀製的假陰莖時，將它拿在手裡給她過目，女孩的黑色眸子瞪得溜圓。



這玩意兒有6英吋長，直徑大約2英吋，由膨大的基座向一端漸細，頂端大約只有1英吋大小。



在底部的橡膠塞部位有一個小小的突出螺旋，用來連接到時要鎖在女孩襠部的貞操帶上。



「萊絲莉，我要你站起來。」我說。



「我現在要把你的手綁住了，然後把這個塞進去，或者不綁你的手，你可以轉過身來幫我。」



她舔了舔嘴唇，再次顫抖起來，接著小心翼翼地從椅子裡起立，在她分開雙腿時，我看到衛兵們已經剃光了她所有的陰毛，只在陰戶上方留了一線——



這是正確的處理方式，一些死囚犯在押以後不太注重個人衛生，每次都讓我頗為惱怒，因為最後我還不得不為他們改正錯誤。



儘管這些罪犯被判處死刑，還得被裸體處決，但他（她）們總應該保持整潔。



不需要進一步指示，萊絲莉轉身，彎腰，分開修長的美腿，將她緊窄的菊門露在我面前，她把小手按在蜜桃似的性感美臀上，用力將兩個挺翹的臀瓣向兩邊拉開，讓可愛的小菊花完全綻開。



「好女孩。」我讚賞道。



我拿起一管潤滑劑，首先在假陽具的尖端塗上，然後在女孩翹起的臀縫頂部抹了一大團。



我用大拇指挑起一坨濃濃的潤滑油小心地揉在她粉色的菊門四周，接著溫柔地用指頭將潤滑油塞進她的後庭。



她大聲喘息，咬緊牙關。



我不斷地將潤滑油抹進她的腸道深處，以及渾圓的雙股之間，同時兩隻手指輕輕地刮夾、彈動她逐漸勃起的陰蒂頭。



「萊絲莉，放鬆些。」我低聲說。



「對不起，先生。」她顫聲回答。



「我‧‧‧我在努力，我太緊張了。」



「我知道，很快就好了。」



她的菊門稍微放鬆了一點，在她再次不自覺地夾緊之前，我握住假陽具，將光滑的頭部頂住她的後門，深深地插入了她的直腸。



假陽具的金屬莖體一點點消失在她翻起的粉色菊門裡，如同被完全吞噬了一般。



只剩下膨大的底座還露在外面。



我盡可能緊地讓假陽具的底部緊緊地貼在女孩被迫擴張的後庭邊緣。



她低聲啜泣著，兩隻小手緊緊地握成拳狀，圓潤如珍珠般的十隻腳趾用力地在高跟鞋底摳著，卻仍然負責地保持用雙手扳開自己兩瓣美臀的姿勢，也絕不停止盡力收縮屁眼吞入假陽具，或抵抗它的插入。



「謝謝你，萊絲莉。」我一邊說，一邊迅速地在她的粉膩的臀肉上拍了下。



「繼續雙腿分開，但現在可以站直一點了，不要試圖把肛門塞擠出來，把手放到後腦勺上保持不動，我保證下一步不會傷害你了。」



她回望了我一眼，辛苦地微笑著，然後服從了我的指示。



我從提包裡掏出了幾根長度不等的麻繩，迅速工作起來，我將一條繩子對折以後纏在她的身體上，位置就在她的臀部上方。



然後將兩股繩子的末端繞成一根緊貼她的臀部向下延伸，一直穿過肛門塞底部的小孔。



在確保塞子塞穩的情況下，我將繩子從她渾圓的兩片臀瓣之間拉過，經過她兩股之間拉緊，這股力量讓假陽具更深地插入她的後庭，女孩頓時發出一陣輕微的呻吟。



我轉到她的前方，將椅子往外推了推，把剩下的繩子繼續前拉，繩頭從女孩的陰部勒過，使插在女孩嬌嫩菊門中的假陽具向女孩陰阜上被修建成一線的陰毛偏移，最後我把股繩的末端與環繞女孩纖腰的麻繩打結連在一起。



我通常會讓股繩的兩條繩子分別貼在犯人的兩條大腿內側，以免造成不需要的性刺激，但這次面對萊絲莉，我打算讓她感到比疼痛更多的東西。



因此我將股繩故意留在她胯下正中間，不但把假陽具牢牢地固定住，也直接對她的陰核照成壓力。



我以為她會因為太害怕而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當我抬頭看著她的眼睛時，我感到她會心地感謝了我的努力。



「綁緊了麼？」我問。



「很緊。」女孩回答。



「你能保證它一定不會掉出來？」



「只要你不能用力排擠它，即使你出現了這種本能。」



「我相信你，先生，但我不會去嘗試那麼做。」



她左右搖晃著纖腰和美臀，測試牢固程度，或者減緩自己的壓力。



我從前面用力拉了拉股繩，用手掌按壓和刮擦她開始腫脹的陰蒂頭，又在她的陰戶上用力拍了幾下。



她哼哼著張開嘴，緊閉上眼睛，似乎感到不太痛，一會兒她又睜開眼睛，卻在和我對視時害羞地把視線轉向其他方向，但嘴角卻掩藏不住一絲笑意。



「站起來直立身體。」我引導她。



「請把你的雙手放到背後，手腕交叉。」



「好的，先生。」



在女孩調整自己的位置時，她的高跟鞋再次擦過地板。



她併攏雙腿，自覺地將雙手按我的命令放好。



我從箱子裡拿出另一根麻繩，將她的手腕緊緊地綁縛住，當我用力打牢最後一個繩結的時候，她只是快速地「哦！」了一聲，但是我只簡單地抱歉了下就繼續我的工作。



10年前，我在絞架上處決過一個40歲左右的女人。



她在絞索下跳動15秒之後，手腕忽然掙脫了繩子的綁縛，她激烈地喘息著，將獲得自由的雙手伸到絞刑環上面。



深感恥辱的我想盡一切辦法來挽回局面，我在衛士的幫助下，將她移到了一個空閒的活門上，然後又仔細地將她捆綁了一遍，接著，女犯重新墜下絞架並被絞死了，這個過程花了大約2分鐘。



對象我這樣的專業人士，這樣的低級錯誤簡直不可饒恕，那晚我就發誓，這種情況決不能再出現了。



當女犯將她的雙腕交叉等待我的捆綁時，她應該被一絲不苟地綁牢了，我會在綁好她之後再試試牢固程度，儘管採取這種方式，可能在幾秒鐘之內對她造成傷害，但我卻別無選擇。



因為不牢固的捆綁會在她上絞架時給她造成更大的傷害，我向西蒙斯女士解釋了這件事，她看起來似乎完全理解了，但我對此還是感到有些懷疑。



當我打好最後一個繩結後，說「試著掙扎一下，萊絲莉，讓我確信你掙不開繩子，否則我不得不再把你綁緊些。」



我走到她身後觀察，女孩使勁地扭動自己的手腕，小手緊緊地握拳，徒勞地想把一雙皓腕從綁繩中掙脫出來。



她拚命活動著雙臂，啜泣著，嘟囔著，呻吟著，纖細的手指在劇烈的運動中有些發紫，我任由她與繩子搏鬥了半分鐘，輕輕地拍了拍她赤裸的香肩。



「夠了。」我告訴她。



「謝謝你，現在轉過來面對我。」



試圖勇敢地拒絕哭泣，她順從地轉身再次凝視著我。



老實說，我真的有點想抱起她，帶她離開這裡。



也許這個女孩走上了錯誤的道路，但她並不是一個罪人。



今晚她從絞架上墜落也許並不會讓社會變得更好，比如剝奪一個謀殺犯或政治騙子的生存權。



你知道的，這種傢伙的存在的確傷害了別人，然而，這位年輕女子走上絞架的原因，只是因為錯誤地參加了所謂的國家分裂運動，並在網絡博客上寫了有關的文章。



在前幾周，我已經用相似的罪名，不同的方式處決了她的幾個同志。



「我很遺憾。」我輕聲說。



她斜著小腦袋。



「是因為把我綁起來麼？」



「為我對你所做的一切，我很遺憾你會在這裡，你本不該如此的。」



儘管女孩的身體似乎有些顫抖，她試圖擠出另一個笑容。



「我很好，羅斯維爾先生，不用為我擔心。」



我努力把腦子裡的雜念驅逐出去，試圖重新進入職業思維。



我用一隻手輕抬起女孩尖俏的下巴，注視著她頎長優美的粉頸，忍不住想著，1個鐘頭以後，她又會變成什麼模樣。



「你願意在受刑前堵嘴或蒙上眼睛麼？」我問。



她堅決地搖搖頭。



「不，先生。」



「你肯定麼？」



「如果這個世界要我死，並為我的絞刑而歡慶，我想讓他們知道他們究竟殺的是誰，我並不羞恥。



我會蔑視他們，每次他們帶我面見法官時，總是蒙上我的眼睛堵住我的嘴巴，在他們宣判我的罪時，我坐在黑暗裡，嘴裡含著賽口球。



我不願意再以這副形象去死。我對自己，以及自己做過的事感到自豪，我想要驕傲地被絞死。」



我仍然抬著她的下巴，另一隻手握住了女孩嬌嫩的咽喉，按壓著，欣賞著她滑膩的肌膚和剛烈的氣質。



我在她喉嚨上加了點壓力，讓她預先輕微體會一下待會兒被絞索勒住脖子的感覺，她沒有反抗，而是盡量深呼吸，把小巧的下巴抬得更高了。



「您可以現在就這樣勒死我，也算處決我了吧？」



她小聲說：「這樣我就不必被絞死了，我想，死在您的手裡要好過死在您的絞索下。」



我越來越用力，她開始咳嗽並不由自主地踮起了腳尖，儘管她感到越來越難受，還是努力向我露出微笑。



我入迷地看著她略帶紅暈的清秀臉龐，就那麼保持扼住她喉嚨一直過了幾秒鐘，等待她發出抗議或掙扎，但是她沒有這樣做。



我溫柔地慢慢放下她，讓她的高跟鞋重新站回地板。



「我其實根本不想讓你死。」



我喃喃地說：「但你卻不得不‧‧‧不得不上絞架。」



少女的眼眸，大大的褐色眼眸清澈地看著我，如同被森林裡塗過油，閃閃發亮的櫻桃木，就像畫布裡描繪的一樣。



我想要在絞架下蒙住她的眼睛，只是不願意看著生命從這雙美好的眼眸中慢慢地消逝。



然而少女的選擇讓我很失望，我不得不見證她遭受的每一寸傷害，無論這個過程是短還是長。



「也許下輩子吧？」她輕聲說。



「也許。」我回應。



她有些悲哀地點點頭，對著我的手張開兩片薄唇，吻了吻我的手指，然後放低目光，從自己豐滿的雙乳之間向下凝視，看著被麻繩丁字褲緊緊纏繞的下體和套在纖細小腿上的繫帶高跟鞋，輕嘆了口氣。



「我的手很疼，羅斯維爾先生。」



我走到她身後，檢查了一番，發現她的手指仍然有些紫脹。



她已經鬆開了握拳，試圖在麻繩的嚙咬下輕鬆一些，但繩索的綁縛實在很緊，我知道這樣會傷害她，但對此我無能為力，但決定在絞架下再補償她。



在最後檢查了一次塞在她菊門的肛門塞後，我深情地在她的左肩上捏了一把。



「不會太久了，萊絲莉，讓我們去跳舞吧，好麼？」



「好的先生，我喜歡跳舞。」



我關閉手提箱，將它從地上提起。



打量著年輕的女死囚，她期盼地看著我，雙手被緊緊地反綁在背後，菊門裡插著肛門塞，胯下被麻繩緊緊地纏著丁字繩褲，粗糙的繩結延伸到她嬌嫩的小穴上，摩擦著她勃起的陰核，看起來在殘虐中透著極度的色情和性感。



「跟我來，女士。」



我轉身走向門廊，她順從地跟在我身後，高跟鞋敲打著水泥地面發出卡噠卡噠的清脆響聲。





第三節



當我從走廊口出現的時候，人群開始歡呼。



我是他們心目中的偶像之一，畢竟，在某種意義上，我是上流社會用於娛樂大眾的正義化身。



說我們是著名的國家劊子手還只是輕描淡寫的說法，事實上，我們比搖滾明星、電影明星以及那些命令我們執行自己手中工作的官僚們更出名。



我們的出現是21世紀早期在市民階層中掀起狂潮的「電視真人秀」的後遺症之一。



我敢說，就獲取無聊的自信和卑劣的快感而言，世界上再沒有比真實的死刑真人秀更好的途徑了。



古羅馬有血腥角鬥，我們也有自己的一套。



當然，羅馬人都是野蠻人，我們卻為帝國套上了法律的外衣。



人類總是在進步的麼，對不對？



當萊絲莉被兩名衛兵押著出現在我身後時，人群的歡呼變成了混雜著私語、噓聲以及憤怒吼叫的混亂喧囂。



觀眾們不允許向死囚投擲任何東西，但我敢擔保，要不是違規者會吃上50下鞭子，他們一定會這樣幹的。



我曾經從看台上揪下一個男子，親手狠狠地鞭打了他一頓，原因是喝得醉醺醺的他向犯人扔了半罐還沒喝完的啤酒，沒有擊中目標卻砸中了我。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以後他會不會戒酒，但他真不應該犯那種渾。



監獄院子大約40碼見方，大部分都是草地，中間有塊邊長15碼的沙地。



為什麼是沙地？當然是因為容易清洗，在一場血腥的穿刺刑之後，只用一把耙子就可以解決問題。



沙地上只樹著一個孤零零的絞架橫樑，上面只垂下一條絞索，這是我前一晚花了不少心血，精心製作的白色絞刑環，足有一英尺長，在我與萊絲莉見面之後。



我希望這樣能盡可能快地解決她。



安吉拉‧馬蒂尼在她慣常站的位置上等待著，也就是絞刑台活門扳手的對角位置。



在我登上刑台頂部時，她向我點點頭，我也向她點頭致意。



在刑台腳下，萊絲莉身邊的衛兵牢牢地抓住她的胳膊以防止最後可能發生的意外。



她們的預防措施顯然毫無必要，勇敢的女死囚只是在她抬起右腳，邁上絞刑台的第一級台階時滑了一下，當她的左腳踩到台階上時已經穩住了身形，接著她就開始慢慢地登上刑台，向我走來。



在女死囚到達刑台頂部之後，我接過了對她的控制權並揮手示意衛士們退下。



她在刑台入口處停頓了一長段時間，努力用褐色的眼睛溫柔地鎖定著我。



我注意到她的呼吸很艱難，小巧的鼻翼緊張地翕動著，努力控制自己不要陷入過度呼吸狀態，豐滿碩大的乳房隨著每次粗重的呼吸不自覺地顫抖著，我極力控制著擁抱她的衝動，說了一大堆無意義的保證的話。



在控制住自己的情緒後，她自動繞過了我，走向已經掛好的絞刑環。



我在她走動時盯著她的臀縫看，發現即使在少女走了這麼長一段路之後，肛門塞穩固地保持在原來的位置。



她走到絞索之後，作了個180度轉身，仔細地將一雙套著繫帶高跟鞋的性感小腳踩到活門的中間，一雙美目透過懸掛在她臉正前方的白色絞刑環，依戀地看著我。



我艱難地吞了口唾沫，試圖對她笑了笑。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笑出來沒有，但我確實看見她再次對我展露了如花笑顏，似乎想要默默地強調她早前向我保證的話。



我很好，羅斯維爾先生，不必為我擔心。



我單膝下跪在活門控制扳手旁邊，再次打開手提箱，從裡面掏出兩根烏黑的皮帶，直接站在萊絲莉身前，絞刑環在我們之間晃動。



她似乎明白下步將要發生什麼，主動地將渾圓的香肩後張，一對豐碩飽滿的乳房向前挺起。



我對她的配合表示感謝，讓第一道皮帶在她的嬌軀和胳膊上纏繞了一圈，從她的腋下穿過，我忙亂地摸索著皮帶的扣環，最後將皮帶在她乳房以上，鎖骨以下的胸部位置鎖緊扣好。



第二道皮帶的捆綁位置要低一些，當皮帶緊緊地固定住她的肘部之後，我將皮帶的位置略微上提了提，用手提起女孩挺翹的乳房，一邊感受那飽滿而有彈性的粉膩，一邊將皮帶繫緊在她的乳房下緣。



接著我指導她輕微地掙扎一下測試新綁帶的牢固度，她溫順地照做了，我看得出皮帶可以穩穩地托著她的胸乳部位。



「你需要把雙腿都綁起來麼？」我柔聲問道。



她沒有立刻回答，只是透過白色的絞刑環凝視著我。



過了幾秒鐘她張張嘴但說不出話來，只好用點頭代替。



我感到一絲愉悅，用右手背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臉頰，沒有在意這個動作在觀刑者們看來是否不夠冷酷和專業，難以滿足他們對嗜血的渴望。



「這樣會讓事情變得容易些。」我向她許諾。



我又從手提箱裡摸出兩條皮帶。



按照我的指示她併攏了筆直纖長的美腿，我將第一條皮帶緊緊地綁在了她的膝蓋上方。



似乎是突然失去了平衡，她略微晃了一下，我眼疾手快，一隻手迅速地扯住了她纏在股間的丁字繩褲，另一隻手繼續扣緊皮帶扣環。



最後一條皮帶扣緊了她小巧的腳踝，我將多餘的皮帶又在她的鞋跟上繞了幾圈，以便形成額外的保險。



在她受絞刑時，綁縛她的皮帶既不能不夠長度，也不能讓多餘的皮帶露出來，因為我認為這樣很不美觀，而我需要她漂漂亮亮地被絞死，這至少是我對她的一個承諾。



女孩緊張地在繫帶高跟鞋中快速地扭動了下足跟，測試新綁縛的牢固度，發現非常保險以後喉嚨裡發出一陣嗚咽。



我在她滑嫩的小腿上拍了拍，站起來面向她。



她有些哆嗦著舔舔發乾的嘴唇。



「這‧‧‧這樣好了麼？」聲音有些嘶啞。



我撫摸著絞索。



「就是這樣了。」



她閉上眼睛，大聲地作了3次深呼吸，用力地吞了下口水。



我希望她在被做完這一切之後不要太驚恐，這是常有的事。



囚犯們高傲地走向絞架，有時甚至帶點兒趾高氣揚，當被捆綁停當，套上絞索之後立即癱軟在地。



去年我在絞架上處決了一個大約35歲的金髮女子，她成功地回擊了證人們的每一次發言，將他們憤怒的咒罵一個不落地噴了回去。



在絞刑台上，她滿不在乎地蹬蹬蹬走到絞索下，傲慢地轉過身讓一對36D的大奶子示威般地在胸前晃動，告訴我動作快點。



結果當我試圖滿足她的願望時，還沒把她綁好她自己先尿了，我只好盡可能快地在騷尿漫過活門和我遭罪的鞋子之前綁好了她的手肘。



然後滿懷怨氣的我脫了她的高跟鞋，讓她光著腳丫站在自己的尿水裡等著，這令觀眾們看得津津有味，我很高興地用口銜堵住了這個傲慢巫婆的嘴，然後讓她在絞索下拚命踢蹬。



同一個月我還處死了一個20歲的年輕人，當問他有什麼遺言時，他大義凜然地發表了一通激情演講，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10分鐘後，他爆出了一陣極度恐懼的哭喊，並歇斯底里地掙扎起來，我甚至還沒有在他屁眼上塗油，以方便穿刺桿的插入，只是讓他稍微碰了桿子一下。



色厲內荏，囚犯們在刑場上做出這種表現實在太正常了。



幸運的是，萊絲莉‧西蒙斯，找到了在這一片喧囂中建造心靈高牆，維持優雅舉止的辦法。



她在幾秒鐘的長呼吸之後，從可能出現的虛弱和癱倒中恢復了對自己的控制。



她仍然有些顫抖，卻開始冷靜地研究起懸在自己面前的白色絞刑環來，她又深呼吸了幾次，然後主動地伸直玉頸，抬起了嬌小的下巴。



「確保它綁緊。」她小聲說。



「一切都在我掌握。」我回答。



「不用懷疑我的專業。」



「我‧‧‧用我的生命來信任你，羅斯維爾先生。」



我先把絞刑環弄鬆了一點，這樣不會在往她脖子上套的時候刮著她的臉。



當絞刑環夠大時，我慢慢地將它從女孩的頭頂上套了下去，同時將女孩一頭褐色秀髮拉起，直到絞索掛在她的脖子上，接著，我一手拉著活結，一手將絞刑環牢固地在她纖細修長的脖子上拉緊。



她的表情波瀾不驚，甚至在我把粗大的絞刑結放到她左耳後面時也沒有作出任何反應。



現在她被完全捆縛好了，我圍著女孩被緊綁無助的嬌軀，再三檢查我的工作。



我用兩指和大拇指捏住肛門塞輕輕搖動，這個動作讓她喘息了幾下，很緊，一點也沒鬆動。



我拉扯了一下勒住少女陰部的股繩，檢查她被反綁住的手腕，確保她一對優美豐滿的玉兔能舒服地抵在勒住她乳房下緣的皮帶上。



這是一次完全達到我預期目標的完美捆綁展示。



我最後一次站在了她面前，再次摸了摸她的臉龐，她低聲嘟囔了幾句，將小腦袋貼著我的手放鬆了一下。



「不要掙扎。」我安靜地吩咐她。



「讓腿和胳膊保持不動，把一切交給絞索來完成，你很快就會睡著，這場噩夢馬上就要結束了。」



她顫抖了幾下，然後又微笑起來。



「謝謝您對我的照顧。」



我本來想說，我正在殺死你，但最後只是低頭溫柔地吻了吻她光潔的前額。



接著，我有些木然地後退一步，站在了活門扳手旁邊。



安吉拉‧馬蒂尼走到刑台中間，激活了她的便攜式無線麥克風，宣讀了長長的關於萊絲莉罪名和判決的公文，包括了非法傳播，非法異見宣傳，以及莫名其妙的網絡叛國罪。



我忍不住想，這一大堆不可理喻的胡亂罪名都被套到這位年輕姑娘頭上，其實她也不過是在電腦上敲打出自己的想法並公開貼出來罷了。



她沒有威脅過誰，沒有偷盜過什麼。



在她被捕後，警方搜查她的公寓時，除了一些煽動分子的文學作品，沒有發現任何武器和任何違法物品。



她所做的就是說了自己的心裡話，只為這個，這位可愛的姑娘就被判了死刑。



我站在這裡，就像個羅馬人，今夜，群獅即將咆哮。



「你還有任何遺言麼？」馬蒂尼問，她念完了死刑判決，又結束了自我陶醉的發言，觀眾們陷入了一片沉默。



儘管女典獄官正在問話，萊絲莉卻看著我的方向，用她無比璀璨的，帶給這悲慘世界優雅光芒的大眼睛最後瞥了我一眼，不久之後，她的目光就會在窒息的痛苦中死寂，最終湮滅。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不知道該做什麼，因此只能迴避她的視線。



大約半分鐘之內，院子裡唯一的響動只有觀眾們偶爾的咳嗽，以及遠處飛過頭頂的噴氣機的聲音，這個場景很容易讓人幻想整個世界已經沉靜，也許它的確沉靜了。



萊絲莉什麼也沒說——她似乎都沒有意識到是誰在問話，問了她什麼問題——這讓馬蒂尼終於失去了耐心。



「很好，西蒙斯女士，你的死刑現在立即執行，願上帝憐憫你的靈魂！」



典獄官退回角落裡，雙手放回身後呈跨立姿勢，然後對我做了個「執行」的點頭動作。



我看著萊絲莉，伸手摸向活門扳手，然後輕輕一拉。



「砰匡」一聲活門打開，少女的腳下忽然只剩下了空氣，她直直地下墜了大約6英吋，將絞索鬆弛部分瞬間拉直，然後她的下墜停止了。



她的左耳和左邊下頜猛地被擰向粗大的絞刑結，懸在半空中的赤裸嬌軀開始發出陣陣痙攣。



隨著絞索死死地箍住女孩修長的美頸，將她的脖子扭向一個奇怪的角度，小腦袋向左上方傾斜著，在窒息中發出劇烈的「咯咯」聲。



慢慢地，她的嬌軀開始在重力的作用下轉圈，被拘束著的膝蓋和雙腿仍然保持筆直。



我看到她被捆縛的小腳丫就懸在距活門下方一點點距離的地方，繃直的足尖優美地直指地面。



在她曲線玲瓏的脊背轉向我時，彎曲的纖細手指篡成了拳頭，圓潤挺翹的臀部也繃得緊緊的，肛門塞仍然牢固地插在後庭裡。



當少女開始轉第二圈時，她原本象牙般的臉色稍稍有些發黑。



她試圖發出一點響聲，但她的氣管已經完全被阻斷了。



腫脹的舌尖略微從薄薄的芳唇中露出，耷拉在右嘴角邊。



當她的臀部第二次出現在我眼前時，緊緊握成拳的小手放鬆下來，有些發紫的纖纖玉指彎曲著發出陣陣痙攣，一隻綁住的手腕略微上提了點，不過仍然安靜地擱在屁股上方。



當女孩第三次轉向我時，鮮潤的臉色已經變成了和反綁著的雙手類似的顏色，曾經靈動的可愛眼眸失去焦距地茫然睜著，望向遙遠的虛空。



她被拘束得緊緊的美腿小小地蹬了一下，膝蓋輕微地彎曲著，稍微上提。



這不像是少女對窒息的抵抗，她似乎只是想讓自己的臨終稍微舒服一點。



女孩以一種無畏的勇氣，很好地保持了順從於被絞死命運的姿態，正如我一直期望地。



我很為她自豪。



在轉到第四圈時，少女終於失去了對膀胱的控制，但我綁在她赤裸胯部的丁字繩褲制止了尿液華麗地噴灑在絞架下的沙地上。



相對應地，渾黃的尿液以一種相對有尊嚴的方式，隱秘地從她併攏捆綁的兩腿間一滴滴落下，由於沒有看客直接站在沙地上，所以也不虞有人察覺。



還要過幾分鐘，法醫才會去檢查她的心跳，但我知道她已經走了。



我在昨晚曾經告訴她絞索下的舞蹈一般會持續45到60秒，但據我對她的觀察，她大約只用了22秒左右就失去了意識。



我交叉抱著雙臂放在胸前，準備在觀望中度過接下來的59分38秒，這是她必須被繼續吊著的時間。



然後我將把她從翻開的活門中放低，解開她的綁縛，用海綿和刷子擦乾她被掛在半空中的屍體，接著用一床薄被單將她包裹好交給法醫驗屍。



如果女孩還有靈魂之類的剩下，或者說，若她死後有知，我想讓她知道，是的，我仍然會細心地照顧她，無需擔心。



她應該也能夠獲得寧靜的安眠。



她將在遺忘中得到永恆的休息，因為在這紛擾的世間，對於活人來說，哪怕是虛偽的安寧也是一種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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